
诗歌三首
（一）课堂教学要求：

【教材分析】

诗歌三首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所以进行比较·探究是较好的新诗赏析方式。《当我死时》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思念，表达了思念之苦。《黄河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颂歌，歌颂了伟大坚强的民族英雄主义气概。《长江之歌》抒发了对祖国母亲深情赞美、无限热爱的儿女情怀。在此理解的基础上，还必须找到诗歌三首的内在灵魂、文化之根：黄河、长江及其流域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以及五千年灿烂文化绵延发展的主要区域。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的积累中，人们把黄河、长江当作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当作祖国和民族精神的象征，黄河、长江的雄伟气势也正与象征着民族精神的坚忍不拔、生生不息。

【教学目标】

1．朗读三首诗歌，领悟并辨析三个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2．反复吟咏，体会三首诗歌不同的语言表达特色。

3．比较、探究诗歌（歌词）与散文在表达方式和艺术手法方面的差别。

【教学重点】

1．品味、学习诗歌（歌词）富有感染力的语言。

【教学难点】

诗歌艺术的语言特色。

诗歌三首（第1课时）

【教学建议】

1．带有比较意识的方式导入。教师可以在课堂开始的时候，通过演讲的方式或者短暂介绍，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比较意识。如：“前面两篇刚刚学过的散文，分别以长江和黄河为写作对象，通过景物的描写，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思想感情，说明了比较深刻的道理。今天我们要学习三首内容相关的诗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同样写黄河，写长江，诗歌与诗歌和诗歌与散文会有些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通过这样的课前“短语”，渐渐地就会培养起学生的课文比较意识。

2．由作者和写作背景的介绍带出简单的比较。《当我死时》是余光中80年代后的作品。这首诗通过对自己死亡后的想象，表达了至死不渝地眷恋故乡的情结。《黄河颂》选自组诗《黄河大合唱》。它以丰富的艺术形象，壮阔的历史场景和磅礴的气势，表现出黄河儿女的英雄气概，反映中华民族英雄儿女抗战的真实场面。《长江之歌》是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主题歌歌词。作者以雄浑的气势，赞颂了长江的宏伟、壮观，以真切的情感表达了对长江的热爱、依恋之情。最后可以让学生简单比较诗歌三首在语言表达风格方面有什么不同？

3．通过朗读的方式整体把握。可让学生大声朗读、配乐朗读、带有感情朗读的基础上，教师再让学生谈谈自己对这诗歌三首的整体理解，对每一单篇有一个大致的把握。再作简单的语言、主旨方面的比较。朗读应该成为学生进入诗歌的主要途径，也是本课教学的主要手段。

诗歌三首（第2课时）

【教学建议】

1．细致入微，文本探究。抓住诗文中的某一个字词来深入，比如《当我死时》中的“死”，作者写这首诗的时间是1966年，当时作者38岁，正是处在壮年，为什么要以“死”为话题来抒情？“死”可怕吗？为什么不可怕？《黄河颂》中“颂”了黄河的什么？《长江之歌》的“歌”有什么特点？等等，通过这样的细小问题探讨更能深入诗的内部，打开阅读诗歌的空间，学生自然就更能把握诗歌的灵魂、理解诗歌的内涵了。

2．通过细读，品味语言。紧紧扣住哪些词句赋予了黄河、长江不同于自然地理概念的精神气质？如“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饕餮地图……代替回乡”，“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用你那英雄的体魄筑成我们民族的屏障。……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的臂膀”等重点语句的理解。也可让学生举例说说歌词为什么要尽可能具体可感，尽可能有特点。

3．深入探究，艺术特色。可以引导学生从已经学过的诗歌中去寻找思路，通过类比联想的方法来大致把握三首诗歌的艺术手法。其中修辞手法是一个符合学生实际的切入点。如：《当我死时》总体上采用夸张的手法；《黄河颂》第二人称的写法既亲切又昂扬的抒情色彩，主要采用了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长江之歌》同样采用第二人称的写法，气势磅礴，主要采用拟人化的写法。

4．比较探究，诗歌抒情。可以让学生从抒情主人公、抒情对象、抒情层次、抒情结构的角度，比较三首诗歌（或歌词）在抒情意味上的异同。找出抒情人称，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说出不同的人称所表达出来的不同的意味。《当我死时》的“我”，第一人称主观色彩强；《黄河颂》的“我”“我们”，第一人称主观色彩较弱；《长江之歌》的“我们”，第一人称主观色彩更弱。

（二）教学课件（积件）要求：

1．课文中提及过的图片：如余光中图像、长江黄河的概貌图片等。

课件使用目的：让学生走近作者（一个头发斑白的老者）、走进长江、黄河雄壮磅礴的氛围中；感受海峡两岸的相思之情和长江、黄河的吞吐日月之势，从而身临其境地体会诗歌三首的抒情美。

2．配乐朗诵：诗歌三首

课件使用目的：让学生初步感受《当我死时》的思念之情、《黄河颂》的颂歌之情、《长江之歌》的赞美、热爱之情。

3．作者及其作品的简介

课件使用目的：结合作者的经历能更好地进入诗歌的抒情氛围中。也让学生掌握必要的文学常识。

（三）教学资料要求

1．《黄河大合唱》、《黄河颂》、《长江之歌》里的图片、音频、视频等。教师要善于利用影像、音乐中的黄河形象来更好地解读文字中的黄河。

2．作者简介：余光中，当代台湾诗人与散文家，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出生于南京。著有诗集《舟子的悲歌》(1952)、《白玉苦瓜》(1974),散文集《左手的缪思》(1963)等各十余部。余光中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诗歌题材丰沛，风格多样，从现代、古典到民歌，走出了一条有独创性的艺术道路。

光未然，原名张光年，诗人，文学评论家。20世纪30年代起从事进步戏剧活动和文学活动。1936年在武汉发表歌词《五月的鲜花》，谱曲后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广泛传唱。1939年创作组诗《黄河大合唱》（冼星海谱曲），雄健磅礴，深沉浑厚，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剧本》月刊主编，《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等职。著有诗集《五月花》《惜春时》，论文集《戏剧的现实主义问题》《风雨文谈》等。

胡宏伟，著名词作家、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副团长。代表作有《光荣啊，中国共青团》、《长江之歌》、《和谐花园》等。

3．评析资料：

——浴火的凤（流沙河）

1966年的一个寒夜，受聘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英文系任副教授的台湾诗人余光中，抑郁寡欢，临窗西望，思念着遥远的祖国。自从1948年7月离开大陆迁居香港以后（第二年又到台湾求学去），秋风落叶已经有十七回了。二十岁去国，三十七岁怀乡，还不知何日是归年呢。

……

余光中的诗，例如这首《当我死时》，就其句型而言，颇似洋腔，你可以念一句译一句，对位译成英语而不感到吃力。不过就其内涵而言，他的诗却是古色古香的国调。他不赞同泯灭自己的传统于欧风美雨，不赞同台湾现代派的所谓“横的移植”，即一味地硬搬外国。（选自《台湾诗人十二家》，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悠悠的怀乡曲（刘功业）

余光中，多年奔波海外，可谓名声遐迩，却没想到物质生活的丰裕无论如何也难以填补精神生活的缺憾。随着步入中年，岁月流逝，乡思之情竟越来越重，越来越难以摆脱，那块遥远而广阔的大陆，成了灵魂的寄托之所。每每抚今追昔，往往不胜感慨。伴似水流年，竟留下了一首首的怀乡曲，像一块块晶莹的鹅卵石，闪射出岁月冲刷的光辉。他在诗集《白玉苦瓜》的自序中写道：“到了中年，忧患伤心，感慨始深，那枝笔才懂得伸回去，伸向那块大陆，去沾汨罗的悲涛，易水的寒波，去歌楚臣，哀汉将，跟古代最敏感的心灵，陈子昂在幽州台上，抬一抬杠。”怀古咏史，原是中国古典诗的一大主题。在这类诗中，整个民族的记忆，等于在对镜自鉴。这种历史感，是现代诗重新承认传统的途径之一。古今诗人，多写乡愁，善写乡愁，悲故国，哀时世，写下不少佳制。晚唐李煜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南宋有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辛弃疾有“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它们之所以感动世人，流传不绝，大约也是因为这种怀念祖国眷恋故乡的情感是一种历史的情感，带有最朴素、最纯真和最易动人心弦的特质吧？

所以，余光中写下的一首首思国怀乡的诗歌，就如同一柄柄撞钟的巨锤，撞响了历史的回音壁，激起了海外游子们普遍强烈的共鸣。（选自《当代诗歌名篇赏析》，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当我死时》鉴赏（卞新国）

该诗在艺术上的突出特点是超现实的想象。诗人想象自己的身躯异常庞大，死时能够“睡整张大陆”。所寄寓的意思便是全身心地融入祖国，彻底地拥有祖国。诗人还故意地颠倒现实情境和想象情境的关系，“一个中国的青年”在“密歇根向西瞭望”本是现实的情形，而诗中却把它处理成“睡整张大陆”而“满足地想”的内容。这种情境的颠倒使得整个诗的形象非常奇特。

诗人非常注重语言的变化。如，“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母亲”一词是名词活用为形容词，凝练、贴切而又新颖。再如，“最纵容最宽阔的床”，“纵容”一词是动词活用为形容词，写出了极度自由舒坦的理想境界。“饕餮地图”中，“饕餮”一词本是贬义，是贪婪之徒的意思，用在此却恰如其分地写出了诗人对祖国的挚爱。（选自《台港文学名家名作鉴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母亲之河的庄严颂歌（孙和平）

全歌词的内容，自然形成三个部分，也即全篇的三大段。

在第一段，一开始便展示了主人公登高纵目的形象。这样开头，既借以起兴，又为全篇意境的壮阔、热情和深沉确立了基调。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登临于高山之巅的时代歌手的形象，他代表着祖国英勇的儿女，歌颂着黄河，并要学着他的榜样，像他一样伟大、坚强。

这一段中，诗人以大全景式的画面描绘了黄河的雄姿。一个领字“望”，有俯瞰之势，挺拔而辽阔。诗人不是静止地描绘黄河的景观，而是从大处落笔，巧妙地将隐喻手法运用其中，以“奔向”、“掀起”、“结成”、“劈成”几个响亮有力的词，一气贯通，将黄河从天而降、一泻千里的壮美景象作了宏大的描绘，展示了古老黄河的磅礴雄浑，恢弘壮观。历代状写黄河雄姿的名句甚多，比如“黄河落天走东海”、“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等等，尽在精练、概括中酿着诗意。

进入第二段，首句是“啊，黄河”的赞语，三字一顿，词笔跌宕，道出了无限感慨。从上下段关系看，这一句承接了前一段内容，又领起下文，并推进一步，由前一段的赞叹激起感叹。

……

第三段，“啊，黄河”的赞语第三次出现，是歌手心潮的激烈迸发。从作用上看，将写景，抒情和议论结合，形成和谐、工巧但又纵横有力的结构美。接下来，歌词照应第一段的总写全景，再现了黄河的雄姿，同时，化实为虚，使母亲之河的深厚、博大的情怀得到升华。这是无限深情的臂膀，这是无限温暖的胸怀，与前段“摇篮”的比喻相呼应，母亲的形象美感大大增强，诗人的感情在母亲形象的激励下达到顶点，禁不住以呼喊的方式，表达出我们要做无愧于黄河的儿女、要像黄河那样具有伟大坚强的决心，以及要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信念。（选自《达县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

4．相关资料：

——余光中论（刘登翰）

《莲的联想》和《五陵少年》，余光中所回归的实际上还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景致；是一种情感上的向往，而非现实的体验。在这些作品里，传统文化往往只以一种外化的形式，装点着诗人实际上是现代的情绪。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还较多地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从这两部诗集跨进到《敲打乐》和《在冷战的年代》（均1969年出版），是诗人对现实的揳入。这一揳入，使诗人从欢乐浪漫的情绪，跌入到痛苦的矛盾之中。《敲打乐》是1964年诗人二度旅美时期的作品。远隔重洋，回望亚洲地平线。摄入眼底的不仅是东海外的一个小岛，而是浓缩了整部历史的一个幅员辽阔的祖国时空。一定的距离，使诗人超越了在台岛政治氛围中的眼界，而把中国作为一个历史与现实相交错的完整的事实，加以审视。诗人渴望真正的归来，生之不能，待之以死：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

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然而现实的隔阻，使这种向往只能是梦，只能“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还乡”（《当我死时》）。但对久悬心中的中国问题的认识又不能不受到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影响，这又使他陷入一种无法排解的二元分裂的矛盾痛苦之中。于是，他只能这样责问：“中国啊中国/何时我们才停止争吵？”透过这历史所造成的矛盾和痛苦，我们看到此中弥足珍贵的仍是一种民族感情：“我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中国是我，我是中国。”（选自《彼岸的缪斯——台湾诗歌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黄河大合唱》的诞生（光未然）

早在1937年春天我和星海在上海结识的时候，他已经大发宏愿，要通过自己创造的音乐形象，表现我们中华民族的苦难、挣扎、奋斗，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和对胜利的确信。他把这一宏愿灌注到他正在写作的《民族交响乐》中。抗战爆发了，这是全中国人民热情奔放的时代，作家艺术家更处于热情奔放的潮头。他写了很多具有长久生命力的爱国歌曲，更希望通过声乐艺术的长篇巨著以表现自己的宏愿。这说明《黄河大合唱》的诞生，符合时代的要求，符合作曲家蕴蓄已久的内在要求。

回想起来，作曲家反映时代要求的宏愿，也正是中国作家艺术家共同的心愿，我也并不例外。1938年秋冬，我和抗敌演剧第三队的同志们一起，经常在大西北的黄河两岸行军。在敌后游击根据地活动。中国雄奇的山川，游击健儿们英勇的身姿，时刻强烈地感动着我，我在心头酝酿着一个篇幅较大的朗诵诗《黄河吟》。稍后在延安治病写诗时，接受星海和演剧三队同志们的建议，改写为《黄河大合唱》的歌词。

现在可以补充的是，当时有两个印象，强烈地直接激发了胸中蕴蓄的诗情。一个是渡过黄河险滩时船夫们驾驶方舟（确确实实是方舟）同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这已经在《黄河船夫曲》中有所表现和发挥了。当时，同舟共济的邬析零同志记录下来的船夫号子，曾经是星海作曲时的重要参考。再一个是行经山西吉县以北的壶口（虎口）看黄河激流堕入悬崖深渊形成尼亚加拉大瀑布式的壮美图景。这是著名的“黄河冒烟”“陆地行舟”（船过此处要在陆上绕行一段）的地方。我被这大自然的奇观惊呆了。我把当时的印象如实地写进朗诵歌曲《黄河之水天上来》（大合唱第三首）中，我说“如实地写”，因为确实“从十里路外”，可“仰望它的浓烟上升”，它确实“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这里描述的历史上西北人民无尽的苦难，当时“黄河两岸游击兵团、野战兵团，星罗棋布，穿插在敌人后面”的奇异场面，也都是真实的。《黄河大合唱》八首歌曲的这个第三首，被写成一首朗诵歌曲，这在词曲作者都是有意的尝试。星海写道：“中国歌曲用三弦来伴奏能表达歌词的内容，而又可独立自成一曲的，恐怕是第一次的尝试。”（《我怎样写黄河大合唱》）我以为应当这样尝试发挥艺术的效果。

全国解放后，《黄河大合唱》在首都多次正式演出，都忽略了朗诵歌曲《黄河之水天上来》，我对此表示遗憾。朗诵歌曲表演时难度较大。他们怕处理不好，影响了整个演出的效果。1939年4月在延安首次两场演出，是由我带病朗诵的，当时伴奏条件也比较简陋。后来在延安演出，解放前在南北各大城市业余演出，都是八首歌曲一气呵成的完整演唱，并未因第三首难于处理砸了锅。现在的专业团体的高水平演唱，各方面的条件比过去强得多。我希望艺术家们克服困难，希望听到大合唱全曲的完整演出。

我现在还记得，1939年2月的一个晚上，延安交际处一个宽大窑洞里，抗战演剧第三队30位同志共度愉快的农历除夕。我应邀从二十里铺的医院赶来参加这个晚会。星海同志也应邀参加了。在明亮的煤油灯下，我站起来作了几句说明，然后很带感情地一气朗诵了全部四百多行的《黄河》歌词。同志们以期待的眼光聚精会神地谛听着。掌声刚落，星海同志霍地站起来，把歌词抓在手里，说：“我有把握写好它！”接着是更热烈的掌声，杂以欢呼，祝贺这诗与音乐的心灵的契合。（选自1985年8月28日纽约《华语快报》）

——《黄河大合唱》的语言（李玉昆、李滨）

全诗的语言干脆、利落，带有辣味和火气，而且是口语化的。如“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一泻如注，全是干脆利落的口语。在这类诗里，不要企图求得意境的深邃和鲜明，只能求得感情的强烈和纯真的美。因为它是诉诸听觉的，太多的含蓄并不适宜。这类诗不是要给人留下回味咀嚼的余地，而是要当时就调动起听众的感情。（选自《中国新诗百首赏析》，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话说《长江之歌》

《长江之歌》选自《中外名歌666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983年中央电视台用半年的时间播放专题片《话说长江》，在这首激昂壮阔的主题曲的伴随下，长江的旖旎风光走进了千家万户，也长时间地留在了人们的心里。

这首歌的歌词没有实写长江的景象，而是用第二人称，将长江作为一个抒情的对象，赞美她的“丰采”“气概”“情怀”。其中既涉及她的发源和流向，又关注她的历史和未来，概括了长江的丰富内涵，道出了她在中华儿女心中的特殊地位。

这首歌的歌词是经过了全国的征集活动，从五千多份作品中选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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